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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五代神仙小说中的“补偿型”叙事研究

吴健婷
（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云南昆明　 ６５０５００）

　 　 ［摘　 要］唐五代神仙小说中普遍存在凡人主角或考验失败、或主动弃仙的叙事现象，作者
在叙事结局以及安排主人公最终命运时有意识地设置一种“价值平衡与心理代偿机制”，使其结
局在世俗层面得以圆满收束，进而形成一种独特的“补偿型”叙事模式。此类叙事在此前仙传中
偶现但未成规模，至唐五代成为较为普遍的叙事类型。从故事类型学的视角切入，进一步考察
此类模式于唐五代神仙小说中的类型特征、成因动因与叙事功能，并探讨其对后世神仙题材文
学的潜在影响。“补偿型”叙事也标志着神仙小说从成仙范式向选择人事可能的关键转型，既是
对前代神仙小说叙事资源的承继，也为此后同类题材的书写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叙事经验，为研
究中国古代神仙小说的叙事模式及其世俗化进程提供了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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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五代小说中，以神仙为核心的叙事内容体量
颇为可观。神仙叙事的根源上可追溯至先秦《山海
经》中的奇异书写、诸子寓言中的神人想象，下可追
溯至两汉道学兴起后，出现的专门记述神仙故事和
勾勒神仙谱系的一系列文传。以西汉刘向《列仙
传》为代表，由此确立神仙叙事中“记录仙迹、书写
异事”的基本框架，而后东晋葛洪《神仙传》和干宝
《搜神记》在其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了神仙题材边界，
叙事上较此前有了很大突破，或聚焦修道成仙之
路，或渲染神仙悬壶济世之能等，结局安排上作者
多以实现飞升、长生不死为要，以达弘道之旨。进
入唐五代，神仙类小说创作又达新的高峰，这一时
段的神仙小说呈现出新的叙事面貌，既对此前神仙
人物、故事类型和叙事母题有所承继，也有新的
发展。

纵观既有研究，历来学者对唐五代神仙小说的
故事类型、主旨意蕴等已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其中
“考验择徒”作为连接道教思想和文学叙事的母题，
更是得到充分的关注与探讨，然“考验”之后接近叙
事结尾或是要交代主角结局命运时，唐五代神仙小
说较此前小说有一定的拓展。

本文所指的“补偿”，包含但不限于日常语境中

所指的“对损失的弥补”即“失Ａ得Ｂ”，在本文中其
核心更多指向“价值平衡和心理代偿机制”的叙事
安排，即在唐五代神仙小说中，作者在叙事结局或
安排主人公于文本中的最终命运时有意识地设置
一种“价值平衡与心理代偿机制”，关键在于，这不
是角色自己觉得“吃亏了要补偿”，而是作者为满足
某种叙事意图而安排的价值对偿机制。其具体表
现为：当主人公因人性未泯、主动抉择或机缘不足
而导致“仙缘”中断或放弃后，作者的结局叙事以及
主人公的最终命运安排并未像此前大多神仙小说
一样就此终结，而是叙事展开进而书写，即系统性
地为其安排一套世俗价值，如权力、财富、声名、家
族圆满作为“替代性补偿”，从而在文本内部完成从
“出世未成”到“人间圆满”的逻辑转换，最终达成一
种调和性的故事结局。

但为何这种“失败—补偿”的叙事逻辑此前较
少，而在唐五代有所转向且普遍书写呢？基于此，
本文在原有“考验”母题的理解上，进一步把握唐五
代小说家在处理仙凡关系、调和理想与现实、处理
叙事转型等方面做出的叙事转向。

这种“补偿型”结局叙事过去往往作为学者挖
掘和阐述文本主题思想的附属点，尚未将其作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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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独立的、具有普遍性的“叙事模式”进行系统性的
梳理和研究；此外，在动因剖析上，为何是唐五代成
为此类叙事的转向，其背后的成因动力仍有尚待挖
掘和探讨的地方；从文学史的脉络上看，这一叙事
模式自唐五代有所转向后，到了宋代话本、明清小
说中仍能窥见这种叙事类型，这也为我们研究唐五
代神仙小说对后世文学的影响提供新的研究视角。

一、唐五代神仙小说中的补偿型结局类型
在唐五代神仙小说中，过去传统的“得道成仙”

结局在这一时期产生普遍性的转向，在转向的同时
还为角色安排了补偿叙事。即当凡人主角修仙之
旅将以失败告终的时候，叙事并没有因此而结束，
而是发展出一套较为成熟且较为类似的补偿机制，
即以另一种形式为其安排圆满。细读唐五代神仙
小说，我们能从中归纳出以下几种较为普遍的补偿
模式，由此揭示其叙事类型的普遍性与内在逻辑。

（一）官职与权力补偿
在所有补偿类型中，权力补偿即授予人间官位

是最具代表性的一种，这不仅是最具时代特色的，
还是众多类型中最为极致的，是当时集体意识中的
世俗价值体现。

权力补偿在此类文本的叙事中，不是对修仙失
败者的安慰，更多的是一种能与得道成仙进行比较
的交换物。如《逸史·齐映》遇仙后，仙问：“朗君有
奇表，要作宰相耶？白日上升耶？”对此他主动做出
“宰相”的选择，而后返回现实，齐映“果及第”。《逸
史·太阴夫人》中的卢杞形象亦是如此，面对仙人
多次诘问“合得三事，取一事之长”，思虑无言多次，
最终大呼曰：“人间宰相”，这是这类凡人遇仙、入境
后的最终抉择。另有《仙传拾遗·薛肇》《逸史·卢
李二生》《玄怪录·裴谌》等，也是同此叙事范式铺
展凡人的价值取舍，不同的是，这几篇的主人公一
开始就不耐修道之苦，或志不在修道，主动锚定了
人间权力的价值，作者也为他们的现实结局安排了
权力的补偿。这两类叙事，都构造了二元选择的情
境，对他们而言，宰相之位并非修仙不成的退而求
其次的选择，而是与白日飞升对等的交换物，让人
间权力拥有了与仙缘同等的重量。

叙事的心理起点是当角色面对“成仙”与“入
世”的二元选择时，主动选择了后者。这里没有被
动“损失”，但有主动“舍弃”。作者为肯定这次选择
的价值，并向读者展示这条被选之路同样能抵达巅
峰，所以在叙事中“兑付”选择的结果：现实权利的

获得。这本质上是对抉择正确性的即时叙事验证，
维护了故事内在价值逻辑的必要环节，若没有这个
“兑付”，叙事会有所中断且这个选择就失去了重
量，故事也会失去平衡。

（二）财富、家庭与技艺补偿
相较于权力的对等价值补偿，财富与家族的补

偿则着眼于世俗日常的安稳与人伦圆满，其叙事更
具人情味，是对修道者的世俗安慰，旨在为失败者
构建一个体面的退守空间。此类补偿的叙事核心
在于安抚与回归，这一类文本中主人公主动求仙问
道，然经不住仙人的考验后，即便在最高追求上失
败，作者依旧为其安排了一套较为富足、安慰的世
俗生活，从而实现另一种意义上的“善终”。此叙事
的心理起点是主人公或渴望成仙但因能力意志不
足而失败，产生了“缺失感”，而作者通过给予世俗
圆满，来安抚这种缺失感，此类“补偿叙事”较接近
于日常语义的补偿。

《杜子春》是此类“补偿型”叙事范例之一，故事
中，杜子春因“爱念未泯”而在幻境考验中失败，表
面观之，这是一次彻底的失败。然而，若将目光从
“考验”本身移开，回顾整个叙事的设计，会发现一
套“补偿”机制在悄然运行。一是世俗层面的隐形
安置。杜子春虽未成仙，但与老翁的几次相遇，他
已完成了从“嗜酒而资产荡尽”到“居为富家翁”的
蜕变，并得以“婚嫁甥侄，迁纎族亲”，实现了家族责
任与人伦圆满。这份家财富足、家族认可，并非“考
验失败”后的额外赠予，而是叙事早已为他铺设的
世俗退路，此即“财富与家族”维度的补偿。二是深
层补偿体现在叙事对“爱”本身的最终确认，考验的
核心在于勘破七情六欲，而杜子春恰恰败在“爱”之
上，这一失败确证了“爱”在人心中不可磨灭的力
量。当杜子春为护子而发声时，他失去的是虚无缥
缈的仙籍，确证的却是真实不虚的人性。老翁最终
的叹息：“所未臻者，爱而已”看似惋惜，实则暗含作
者深意，这何尝不是对人性最后的、也是最深切的
守护？

因此，杜子春的“补偿”不在故事结局之后，而
在故事本身的价值逻辑之中。作者通过这场考验，
完成了一次意味深长的价值置换：以“仙缘”的失
落，换取“人性”的确认；以超越性的失败，反衬世俗
情感的不可磨灭。

《集异记·李清》的故事中，也呈现出完整的从
求仙受挫到获得补偿的叙事结构。李清在仙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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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按要求，经不住迷惑而“开视北门”，最终失败，但
是叙事没有因此终止，而是借仙人之口：“既遣其
归，须令有以为生”，使其返回人间后有一技之长足
以维持生计，由此振兴家业并获名望。这种将仙缘
转换成实用性的生存技能补偿，是世俗叙事安排中
最贴近人情的，保证主人公能在现实世界中安居乐
业，这也正是此类“补偿型”叙事特殊用意所在。

（三）精神体验与声名补偿
在唐五代神仙小说的价值体系中，补偿并非总

是体现为权位和财富等有形资产，当这种物质补偿
缺席时，凡人入仙境的经历便在无形中转化成一种
独特的、精神层面的象征性资本，这种资本让他们
成为一种超越世俗的“有殊者”，也是另一层面上的
精神性补偿和声名补偿。

与权力官职的世俗兑换及财富爱情的伦理慰
藉补偿相较，精神与声名上的补偿无疑是开辟了另
一叙事角度，他们这段特殊的经历，不仅成为了独
特的生命体验，而且这段见闻传播和分享后，会转
化成他们在社会中的文化资本与历史声誉。由此，
修仙未成不再是“得不偿失”的遗憾，而是“失之东
隅，收之桑榆”的确幸。此前的《刘晨阮肇》同样也
记述了主人公入山遇仙、思归而返和再寻无迹的故
事，突出这种特殊经历的价值，但早期的仙境经历，
更多是作为故事主体的奇遇记录，而唐五代的同类
经历，作者是作为故事结局的价值补偿，这种特殊
的经历在他们回到现实后被传播开来，这种经历在
无意识中产生了价值转化。

这种奇遇在过去被书写成私人记忆，而在唐五
代神仙小说中这种奇遇转为一种公共记忆，如《杜
阳杂编·元藏几》中的处士元藏几，出海途中遇难
偶然漂流至仙岛，停留几日便欲返乡里，视其家，田
园荒芜、子孙稀疏且至其离开已二百年。至此叙事
相较此前无大异，然作者叙事未停留于此，接而书
写异迹：在归乡后常有一只神异的“转言鸟”在元藏
几身边，且伴随着被召见主人公“忽然亡去”，而后
其见闻被奏于帝且传于众。《仙传拾遗·杨伯丑》
中隐居华山的杨伯丑得仙人传授而得占卜之术、解
《易》之能，也凭此名动公卿，他获得的补偿不仅是
一项卜筮和解经的技能，更是由此使他在世俗社会
上取得了极高的地位和声望。主人公在官场失意
或是仙路无望时，依然可以通过被赋予特殊学识和
经历的独特见闻等确定自己的另一重价值，这正是
唐五代神仙小说“补偿型”叙事在精神层面最深刻、

最独特的贡献之一。
二、神仙小说中“补偿型”叙事成因
神仙小说中的“补偿型”叙事到了唐五代蔚然

成风，这并非偶然的文学现象，而应是多种因素的
共同作用，特殊的历史力量在无形之中影响士人心
态和道教观念，进而与文学产生交流碰撞。且当
“失败—补偿”成为一种可被市民读者预期和接受
的叙事模式时，在这背后应是存在一套支撑其产生
和流行的文化逻辑，本章试从多个角度切入，进一
步探讨此叙事得以发生和转向的深层动因。

（一）士人心态的情感投射
“补偿型”叙事的核心更多地指向唐五代的士

人阶层，即面对不同境遇时士人基于自身的情感需
求，发出的和而不同的合唱，由此可见士人命运和
心态上的转变是如何投射入文学想象中的。

在过去神仙叙事的基础上，为主人公的失败结
局提供多样的书写，以文学性的想象，使其在另一
维度上实现圆满结局，以此巧妙调和贯穿士人心中
的“出世”与“入世”之间的矛盾。唐代的科举制度
虽为寒门士子开辟道路，然面对千人争渡的现实，
仍有庞大的失意文人群体，也有在权力的斗争中几
度沉浮的仕途不顺之文人。牛僧孺《玄怪录·裴
谌》一文中的王敬伯选择“建功立事，以荣耀人寰”，
最终也身居高位，其后，已成仙的裴谌向他展示了
仙家的优渥生活，但故事结尾，王敬伯依然栖心安
于人间显宦之地，不觉有所懊悔，裴谌的出现只是
展示生活的另一种可能，而非是对王敬伯选择仕途
的否定，这种补偿型的叙事极大地安慰了那些一直
力求仕途的士人。李复言在《续玄怪录》中的诸多
文本如《李绅》等，体现出作者为中下层士人阶层建
构的一套价值体系，同时，很多也是其自身境遇的
真实内心写照，其对入世建功无疑还是持以肯定的
态度，《李绅》中的主人公虽“名系仙籍”，但志不在
此，反选人间仕途，由此借书写李绅因恪守正道的
儒臣品格终获“美名崇官”路径来安慰自己，这不仅
是在实践儒士理想，更是在履行一种天道使命，这
种“补偿型”叙事为大部分在仕途中秉持操守、努力
建功立业的士人，提供了极大的精神激励和安慰。

卢肇的“补偿型”叙事又与他人有所不同，他的
独特之处在于，他的“补偿型”剥离主人公内心的挣
扎，反复向读者传递一个较为明确的信息：世俗补偿
的最优选项是科举功名尤其是宰相之位，《逸史·太
阴夫人》《逸史·齐映》两篇便清晰地展露了凡人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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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修仙进而转向另一条世俗成功路径的契机，这种
补偿是及时、丰厚且指向明确的仕途目标，可见，人
间宰相的补偿选择叙事正是作者卢肇入世价值观
念最为直接的文学投射，体现出唐代科举制度影响
下不同文学叙事的表现。

（二）道教思想的时代微变
“补偿型”叙事的出现，与唐代道教的整体性的

世俗化转向有很大关联，这表现为过去道教神圣观
念的下沉与道教权力的现实平移。

唐代道教影响下的神仙小说，在叙事空间上有
所变化。唐五代中的奇异空间逐渐转向人间洞天，
即强调神仙居住之所，不仅在遥不可及的九天，也
在世俗的名山之中。这也为凡人进入仙人地界提
供更加合理化的叙事，仙凡之间的界限在心理上的
距离逐渐缩小，神圣地界与人的交流变得更加频
繁，也为“修仙失败”后的叙事转折埋下伏笔：既然
仙境并非彻底脱离世俗，那么修仙未果者也不必陷
入求仙无门、世俗无依的绝境，作者可在世俗维度
为其提供合理补偿。唐代修仙之风极盛，多数求仙
者穷尽心力却未能如愿，这份“求而不得”的遗憾，
恰与普通人现实中“努力未果”的境遇不谋而合，小
说作者便在这些修仙失败者的世俗人生里埋下了
补偿的伏笔。

“道教权力的现实平移”是指在唐五代神仙小
说的叙事逻辑中，道教的神圣权威从超越性的仙界
向世俗政治领域延伸，将人间最高权力如宰相之
位，直接授予“仙缘未竟者”，从而使世俗权力获得
神圣来源的赋权与认可。这一概念的核心在于：仙
人不再是超然世外的旁观者，而具备了介入并裁定
人间政治秩序的权力；“宰相”不再是纯粹的世俗官
职，而被纳入道教的价值体系，成为可与“成仙”等
值兑换的“人间仙果”。通过这种平移，道教的神圣
权威为世俗权力提供了终极合法性依据。《李林
甫》中，仙人判定李林甫“虽有仙骨”但“不愿就此升
仙”，故暂不得成仙，然作为替代，“犹得二十年宰
相”。这一情节的深层逻辑在于：道教权力从“授予
仙籍”向“授予相位”的现实化平移。仙人手中握有
的，不仅是超验的仙缘，更是人间的宰相之位，这意
味着道教的价值体系已将世俗最高权力纳入自己
的“封赏范围”。李林甫日后的权倾朝野，因此被赋
予了“仙授”的神圣根源。

（三）叙事转型与文学自觉
唐五代文人在“始有意为小说”观念的推动下

展开叙事转向，他们不完全是宗教的记录官、传播
者，更是文学的创作者，其主动地驾驭并改造传统
的母题，在书写中展示人性复杂性，追求情节的曲
折完整和投射社会性情感等。“补偿型”叙事的出
现与风行，不仅是文人的情感投射，更是小说文体
的内在艺术规律驱动的必然结果。

此前的神仙小说在文体上更接近于史传类笔
记，其核心是记录异闻、宣扬教义，如《列仙传·陶
安公》《列仙传·子英》《神仙传·皇初平》等，因此
叙事多为梗概，结局多为“飞升”的单一模式，其目
的不在于展示多样且复杂的神仙故事和人生命运。
唐五代传奇突破以往书写的局限，为神仙小说注入
更多活力。过往书写的神仙人物谱系已趋完整，同
类型的母题也较为单一，由此，唐五代神仙小说在
创作时，于人物塑造上或直接将书写过的神仙人物
引入文本，使其以引导者或考验者的姿态呈现，如
《河东记·萧洞玄》中考验终无为的王乔、安期等，
然更多是塑造新的人物、敷演新的故事，“补偿型”
叙事即是这种敷演下产生并逐渐兴盛起来的叙事
类型之一，弥补过去叙事缺乏张力的不足，让叙事
带来更加多样的情感慰藉。

早期《神仙传·壶公》中“费长房失败而得符
”的故事，已经有“补偿型”叙事之苗，但于早期叙
事中还是较为偶尔且边缘化的叙事特例，总体而
言，文本的叙述目的，仍是衬托壶公之术的神奇和
费长房“终非仙才”的遗憾。唐五代小说家敏锐地
抓住了这一叙事萌芽并进行拓写，不再是单纯的测
试是否有仙质，也成为展现人性为何难以泯灭并值
得理解宽宥的叙事舞台，原有单一的补偿，逐渐扩
展为一套对应世俗价值的补偿体系。

（四）读者的期待与接受
一个由文人士大夫和新兴市民阶层共同构成

的文学消费群体在唐五代逐渐形成，读者的阅读偏
好、情感诉求与审美趣味等，作为一种强大的外部
力量，对作者的创作无疑有很大影响。在其共同作
用下，“补偿型”叙事得以塑形。

士大夫读者能从这些“补偿型”故事中找寻自
身的影子和命运的答案，求仙失败却得享富贵的结
局，是对他们科举不第、仕途坎坷、理想受挫的最佳
心理安慰。此外，这一类小说中对人性的描写，也
深深击中了士大夫们的内心。他们还是难以摆脱
在世俗环境影响下对家族、名利和情爱等的需求，
因此，杜子春一类的人物“考验失败”并未让他们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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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可惜可耻。作者对这种不完美的包容与安慰，在
一定程度上给予这些士大夫读者巨大的精神安慰。

中唐以后，随着城市经济的繁荣、市民阶层的
壮大以及传奇之文的成熟，逐渐形成了一个具有消
费能力的市场空间，这个群体的审美趣味也不断影
响着“补偿型”叙事的塑造。与士大夫读者追求的
情感慰藉不同，市民读者的阅读期待更倾向于世俗
实用与现实圆满，一个放弃仙道最终“得了富贵还
家”的结局，如《逸史·卢李二生》《神仙感遇传·太
阴夫人》等，远比“不再归家”更符合市民安稳度日
和桑梓之念的心理定势，即仙界太远，富贵在前，这
种现实圆满的想象叙述安排，因市民读者的接受得
到了固化。

三、“补偿型”结构的叙事功能及影响
（一）叙事功能及其范式
“补偿型”的叙事模式从文学内部提升了唐传

奇的艺术效果，不仅记录奇异之事，更为深入挖掘
人物内心，去刻画其情感和欲望等，从而将过去较
为扁平的传教符号，转化为更为立体的文学形象，
即为进一步塑造人物形象提供更大的书写空间。
同时作者借由仙界来补偿世俗的缺憾，将人们关切
的权力、财富、家族和声誉等较为核心的世俗价值，
安排为修仙失败或是考验失败后的补偿，在文学想
象中，完成对世俗生活的价值肯定。正如杨义所
言：“一篇叙事作品的结构，由于它以复杂的形态组
合着多种叙事部分或叙事单元，因而它往往是这篇
作品最大的隐义之所在。它超越了具体的文字，而
在文字所表述的叙事单元之间或叙事单元之外，蕴
藏着作者对于世界、人生、文化以及艺术的理解”，
这种“补偿型”叙事模式折射唐五代仙凡观念、社会
心态、道教思想的深刻转变。正是“补偿型”结构对
失败的包容，才会有此淋漓尽致地展现人性的时刻，
其形象也因此获得了远超其他仙人的艺术感染力。

通过系统性的补偿安排，此类叙事在仙凡之间
建构了一个稳定的、可实现的价值体系，这不仅反
映士人心态，更是用文学故事参与塑造一种时代性
的文学理想。“补偿型”叙事也逐渐从偶然的文学
现象逐步转化为稳定、可复用的叙事程式，唐五代
神仙小说中的诸多文本不约而同地呈现这一结构
范式，由此证明它不单是作者灵光一现的想法，而是
当时小说创作中高度自觉和普遍认可的叙事方式。

（二）后世影响及其延伸
典型的叙述结构本身就内涵深刻的文化意味，

大量故事结构叙事时让主人公的经历、结局呈现高
度的相似性，由此增强表达效果。宋代话本将“补
偿型”叙事融入其中，为传递世俗伦理价值，宋代话
本放大了结构中最易懂、最激励人心的“补偿”环
节，用世俗伦理和人的欲望对这一叙事进行了填
充，使其传播力不断增大，这无疑是对唐传奇神仙
小说世俗化倾向的进一步强化和普及。如《董永遇
仙传》一文，作者补偿的动因是“孝”这一核心的儒
家伦理，这种叙事结构和唐五代神仙小说中的“补
偿型”相似，但其书写补偿的目的是展示：恪守伦
理，便能获得最实在的补偿，如董永获得爱情及后
代的延续。这种补偿叙事的伦理教化色彩更为浓
厚，且补偿过程更加具体化和步骤化等。《纯阳帝
君神妙化通记》“石肆求茶第十一化”，帝君吕洞宾
常扮乞丐往汴京石氏茶肆中饮茶，他人不近，独有
茶女耐心招待，这个茶女即便遭父母毒打仍不改其
善，为报答茶女实现其“得富且寿足”的愿望。这一
伦理感化在“考验—补偿”结构中被反复印证。这
种叙述结构也体现了神仙小说重复性的创作特征，
正是因为相同或类似情节的反复书写，不断强化世
俗规劝的目的，有利于将文本中所传达的理念渗透
入广泛的社会共识中。

明清时期的文学中，这类为凡人设定的“成仙
失败—世俗补偿”的叙事模式依然见于诸多文本
中，如《聊斋志异·雪峰子》中的书生，被授以炼丹
之术且被告诫需心无杂念，然其因为贪恋多取最终
失败。虽然该书生未能成仙，但仙人念其本性不
恶，不惩反赐金屑使其返乡成为一方富户，安稳终
老。文本侧重对“贪恋”这一具体品行的告诫，同时
补偿的内容，即直接的财富，也更为纯粹和实用，其
共同反映的都是明清商品经济发展背景下更为赤
裸且被理解的财富观念。其核心补偿结构不变，但
承载的补偿内涵随时代变迁而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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